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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关爱如人生的阳光     是非纷扰中与你煦道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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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每年圣诞节前，明星荟萃的好莱坞都会

举行盛大的圣诞游行，今年已经是第七十七届，法轮功

队伍是第四次参加。在军乐队、马术、彩车、卡通人物

和名人车等三百多个队伍中，法轮功队伍规模最大、也

最引人注目。由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身着蓝白中国

古装汉服的天国乐队一出现，立刻令现场观众眼前一

亮。而法轮功队伍中的花车更是精美绝伦，由二十四

朵漂浮在白云间的大小莲花组成，其中最大的一朵莲

花约有一人高。花车上的古装皇帝、皇后展现了中华

古老国度的风采。最后是腰鼓队，阵阵的震天鼓声，

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给数十万来自各地的观众，把节

日的喜庆推向高潮。◇ 

【明慧网】吉林省大法弟子王洪艳二零

零七年正月十四被非法抄家绑架，在舒兰市

南山看守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随后被

非法劳教，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受了

更加残忍的折磨。  

下面是她诉说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叫王洪艳，二零零七年正月十四，我

去发法轮功真相回来，在半路上，被本地区

平安派出所绑架。当时看到警车停在离我面

前五十米，大约有四五名恶警，一把把我拽

倒在地进行殴打，打完后把我的帽子摘掉，

说是你呀。然后就把我强行的绑架上车到了

当地派出所，随后强行搜身，把我身上的手

机和钥匙抢去，把我双手背扣在椅子上。这

时来了两名警察踢了我两脚，然后他们又和

舒兰市国保大队等人去我家进行非法抄家。  

那时都是半夜一点多了，孩子和母亲被

他们惊醒，他们把我家翻了底朝上，抢去了

师父像片、大法书，及真相资料等，还从我

母亲兜里掏去了两千元钱被我母亲一把抢了

回来。恶警还问我的丈夫炼不炼法轮功。第

二次他们又来把我的母亲抓到派出所，把我

和母亲用一副手铐扣到一起，并不让我们睡

觉和上厕所，坐了一夜。  

一、在舒兰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恶警们把从家里搜来的一切东西，都算

作迫害我们的“证据”，《洪吟》有八十多

首，他们就撕成一片算做一份他们认为的

“证据”。第二天下了一尺深的大雪，老天

在为这些人而悲哀，他们只顾眼前的蝇头小

利，不知道恶行必遭恶报的

天理。  

恶警们把我们四人全送

进了舒兰市南山看守所，在

车上他们还说抓我们四人他

们每人得五千元。我说这钱

不好。他说这钱不是我得、

是我们所长得，我们什么也

不信，有钱就行。到了国保

大队，把我们四人分开进行

毒打，我只听到打人的耳光

和喊“法轮大法好”的声

音。  

最后一个来迫害我的李

甲哲，软硬骗人的手段都使

完后，把窗帘拉上，对我进

行毒打。先把我扣到铁椅上

使我左右不能动，整个人固定在里面。

当时四五个人，他们轮流对我进行毒

打，当时有顾二和、李甲哲、王达，其

中有一人说：我就是李甲哲，让你认识

认识我。他们打累了，李甲哲又拿来一

壶开水，恐吓我要往我头上浇，而后又

拿来一种刑具，李甲哲说往你嘴里一搅

一颗牙都不会有，后来又把一整瓶辣根

倒入长管的胶皮瓶里说往我鼻子里插，

他拿这个东西在我面前捏来捏去把辣根

溅入我的眼睛里。当时我就睁不开眼

睛，过后在十五天时我的白眼球还通红

一片，当天正月十五晚。  

同被关在舒兰市南山看守所的有两

位同修，他们已经被非法关押很长时间

了，其中有一个被关了一年，有位女同

修被迫害的血压高达 200 多，母亲被迫

害心脏病两次休克。  

在看守所里，他们还说拿一万元钱

就放人，最后说一万六千两人都放，家

里被哄骗交了一万六千元，他们也没放

人，最后还是把我和母亲送进了黑嘴子

女子劳教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母

亲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受

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被

劫持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母亲被关进

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我被关进七大队。

刚进去，妈妈又一次心脏病（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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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23 日香港各界举行庆祝和声援三退（退出党团队）大潮的集会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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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发作，本来不胖的妈妈，

那时已经皮包骨了，被强行长时间坐

板不让睡觉，包夹隔离，过晚十一点

才能睡觉。  

我被关进七大队先进管教室，第

一天六七个警察出口大骂，大队长刘

瑚还踢我一脚，之后对我长时间洗脑

转化，一两天换人，换包夹换睡的床

铺。之后邹佳林把我推墙边，站立

正，逼迫我给她证明劳教所没有二十

四种刑具。二零零七年五月中旬，她

逼迫所有没照像的人都到科里徐丹那

照像。我不配合，徐丹和七大队李干

事、李曼把我连打带踢按墙上强制

照，并邪恶的说给我多照点在她帐上

把钱扣回来，回来后把我带进管教

室，大队长刘瑚边骂边拿电棍对我脖

子、耳朵、胳膊、胸部、前后敏感部

位全部电刑，动作非常熟练。  

劳教所还长时间迫害大法弟子，

强制奴役般的干活，早七点晚八点，

除吃饭上厕所都在干活，无论岁数大

小老弱病者。在邪党办奥运前段时

间，“上边”来人检查，张云雪告诉

所有人不能说出实情，他们告诉主管

干活的（是盗窃的犯人）告诉我们说

平时一天只干四五个小时活，星期

六、日休息，大队学委和管活的每天

每个人都搞这个假证，往一个本子上

签字。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早上八

至九点，一大法弟子被隔离一屋内，

七大队左边第一个屋离厕所很近，那

个屋门是铁皮门，屋里传来大法弟子

的喊叫声，电棍声。我推门看见侯志

红、王丽华正在用电棍毒打大法弟

子，我上前阻止，侯就举起电棍朝我

就打，我抓住电棍，她就按电棍开

关，并对我拳打脚踢。随后又进来

四、五个恶警，他们把我双手铐上，

所有警察都大骂出口，象要把我吃了

似的，并威胁说我袭警，加期最少三

个月，要我赔电棍六百元，说电棍坏

了，并给我家人父母打电话，要赔电

棍钱。他们打电话叫来了科里的徐

丹，还有一个男的，徐丹问我你看见

打人了吗？随即打了我一个嘴巴，又

叫来了田所长，她问我是炼法轮功的

吧，他们说是，而且三个月该回家

了。田所长说我还不懂这里的规矩，

我告诉她：你们劳教所不有六不准

吗，不准打人，打人犯法的，她拍桌

子大叫，叫我闭嘴，然后就走了。  

我被铐在管教室，大队长椅子后

面有一个小黑屋，也就二至三平方米

的小屋，里面还有个小门，他们把我

铐在门边铁棍上。侯志红进了小号踢

我一脚。当天晚上邹佳林值班，邹还

说这死人床不是死人床，你叫它什么

就是什么，意思是合法的。她说田所

长都批了，下令叫两个犯人抬一张铁

床、拿了两根电棍，在六点之前带两

包夹把我带前楼。因星期六、日六点

收工，二楼左侧是一间空屋，他们把

我和床放了进去，并指使那两个犯人

一个是十七八岁，另一个是二十四五

岁。邹佳林说你别逼我大打出手，他

们把我扣在床上，把我左右手用手铐

铐上，右脚用皮带绑上，象个大字

形，把我固定到床上，大小便在床

上，还告诉那两个犯人，你们没有权

力给她把脚放开让她上厕所，并让那

两个包夹看着。  

二十五日早上五点多，大队长刘

瑚、二大队长侯志红、张云雪、王丽

华、彭震杰、李曼，他们大骂大叫进

号里，恐吓看谁敢为我站出来，上蹿

下跳简直七大队的楼要塌了似的。  

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我问张云雪

我什么时候回家，她说加一个月，大

队长刘瑚说这都照顾你了，要不得加

三个月呢，主管干活的强桐芹说你还

欠我二百元电棍钱。这样她们非法私

自超期关押我一个月，直到一个月后

才放我。  

写出这些，为了唤醒那些还在继

续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为了你们的将

来,为了人间的正义良知，为了你们

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立即停止迫

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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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继光，男，五十多岁。二零

零零年，他在山东省莱西市马连庄

镇任政工书记期间，追随江氏集

团，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

轮功学员。他曾在三伏天闷热的高

温季节，将法轮功学员关在无门无

窗的车库里又打又骂。车库里面放

一个尿桶，连大小便都不让学员出

来。如此折磨善良无辜的修炼人，

给自己造下了天大的罪业。有法轮

功学员找他劝善，他也不听。  

二零零六年，他突然精神反

常，闹得家无宁日，还把正上学的

女儿叫回家，说：有人要害他。十

二月十七日那天，他把自己肚子划

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肠子，血

都快流完了。医院勉强收下他做手

术治疗，才保住了性命。不久，伤

口开裂又再缝上。在此期间，他一

直精神不正常。  

零七年春天，他吃了安眠药，

死在李家疃村的一个垃圾桶旁，人

们说这是害好人遭天谴了。◇ 


